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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游园惊梦》是根据汤显祖《牡丹亭》之一折《惊

梦》改编而来。演出中，在杜丽娘伤春———做梦———
梦醒之后的回顾的三阶段中，《游园惊梦》 出现了叙

述层次的变化。 对于叙述中层次的变化， 赵毅衡在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下定义为“高叙述层次的任

务是为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也就是说，高叙述层

次中的人物是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者。 一个作品可以

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 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

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

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

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 ①对于整个戏

剧演出中杜丽娘伤春、与柳梦梅梦中幽会，梦醒后回

顾梦境并黯然神伤， 这其中是怎么样体现出叙述层

次的划分的呢？
戏剧演出与电影的放映是相似的。如电影《窃听

风云 2》，电影放映的所有场面都是某个隐身的背后操

纵者述说出来的，电影中情节发展变化等本身是另

一个层次的叙述行为。而戏剧演出的整个场面是某

个隐身的叙述者说出来的，属于超叙述，而戏剧表

演的本身，叙述者虽然没有点明，却另是一个叙述行

为。戏剧演出的场面和被演出的戏剧，依据判断叙述

层次的方法，高叙述层次为低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
那么前者是超叙述， 而后者是主叙述。 而杜丽娘伤

春、与柳梦梅梦中幽会，梦醒后回顾梦境并黯然神伤

的三个场景，是与主叙述相比较，低一等的次叙述。
戏剧表演与电影相似，是典型的共时叙述，也就

是说戏剧表演中情节变化是现在向度的。 戏剧表演

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演示性的叙述， 演员的演出本身

与戏剧情节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 是一种共时性的

情节的铺陈。戏剧演出作为表现模式，其表意程序是

超文字的。其叙述者与小说叙述者的根本不同在于，
戏剧表演的叙述者是一个班子+设备的“框架人格”，
其叙述者的变化在于演示框架的变化， 叙述者从一

个框架换到另一个框架， 演出时由不同机器组成的

演出设备没有发生改变， 改变的是摄像机背后操控

机器的人。
回到《游园惊梦》，三个场景作为次叙述，这其中

如何体现层次变化呢？从叙述学的观点看，叙述层次

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看叙述者，对于戏剧演出，则是看

班子+设备的框架人格。该出戏作为戏剧演出的特点

在于出现了两类梦叙述， 即梦的演示叙述和回顾性

的语言叙述。 整个戏剧可以看成是由三个场景构成

的。第一个场景是杜丽娘与丫鬟春香的对话，丽娘游

园伤春，感叹春光易逝，青春不常在，哭诉自身颜色

如花，命如一叶的命运。
［山坡羊］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

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

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

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

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②

这一段伤春怨春的场景随着杜丽娘的梦境和柳

梦梅的入梦而转换为另一个场景。 杜丽娘入梦的这

一部分，叙述者换为杜丽娘的“心眼”，叙述的框架发

生转变，杜丽娘的入梦之后的“心眼”形成整个叙述

框架，此时由于戏剧中叙述者的变化，丽娘入梦后的

部分可以认为是“换叙述框架”的次叙述。
此时的梦境作为一种演示叙述， 主要媒介是心

像，就是梦中所见都是由不同的感觉的形象组成，或

者说是由多个连接紧密的视觉的图像串联而成。柳

梦梅折垂柳半枝进入杜丽娘的梦中， 两人由于一见

如故、情投意合而有了一番云雨之情。这个梦境的场

景由于受到杜母的扰梦和责备而谢幕更换。
关于杜丽娘做梦的这部分叙述， 此处是拟虚构

性的文本， 但是我们仍然要将杜丽娘做梦当作真实

的梦境， 它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他们在虚构体裁

的框架里，内核仍然是‘事实性’的，而一个人做梦

时，绝大部分情况下觉得正在经历真实的事件，这才

能让梦做下去。”③承认杜丽娘梦境的真实性，也是保

证梦叙述以及随后的梦醒之后回顾性叙述的认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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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前提。
紧接下来，杜丽娘从梦中惊醒，戏剧的叙述者由

“心眼”又恢复到与做梦之前相同的框架人格。此时

的杜丽娘在梦醒之后来回顾叙述刚才 经历过的梦

境，整个场景都是杜丽娘的自我陈述。叙述者的转换

使得戏剧在此处亦呈现出叙述层次的变化。 可以认

为，在戏剧这样的共时叙述中的梦境，作为一种通过

“心眼”的叙述框架，呈现的是一种“包裹结构”。“心

眼”叙述，放在整个叙述的语境之中，处于被包裹之

中的叙述，它的存在改变了整个的叙述框架。
“心眼”叙述是一种潜叙述，此处言“潜”，意在是

未完成传达的叙述。对于“潜”的真实内涵，或许需要

回到符号学中对于“潜在符号”的含义的解释。赵毅

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中指出，“潜在符号，主要

指作为符号生产出来的人工制品（纯符号），因为各

种原因没有被接受，没有完成符号表达过程。潜在符

号的流程图式如下：发送者 ／ 意图意义———〉符号载

体 ／ 信息意义———〉（接受者 ／ 解释意义）。”④之所以被

认为是“潜在”，关键是在于接受者这一环的缺失。
而以梦叙述为代表的潜叙述，原理与此相似。作

为一种叙述行为，梦叙述同样包含着三个部分：叙述

行为的发出者———〉叙述文本符号———〉叙述行为的

接受者。 梦叙述的文本符号是经过叙述者的加工和

选择的，梦的对象不是直观的感知，而是替代性的符

号。 梦叙述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媒介的非传达

性，整个叙述行为没有完成传达，没有完成整个叙述

过程的表意。这种叙述行为并非没有叙述的接受者，
而是接受者是潜在的并完全固定， 就是做梦的主体

本身。而整个叙述行为的主体，也是同样的做梦主体

分裂出来的一个人格。
二

现在将重心关注到杜丽娘的梦体验的演示叙述

与她回顾自己梦境的语言叙述这两类梦叙述， 尽管

二者在戏剧的演出中， 作为层次， 都是划分到次叙

述，但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叙述模式。
前者，梦体验的演示叙述，这一类梦叙述关注的

是梦体验的整个过程，如上一部分提到的是一种潜在

的、复杂的叙述行为，做梦的人是梦叙述的感知者和

接受者，而并非是梦的叙述者，这种叙述行为是一种

无意识控制之下的接受者固定的自身叙述行为。只

有做梦的主体，才能成为这一梦叙述的接受者。做梦

的主体，与接受梦叙述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分裂出

来的不同的人格。 梦叙述的叙述行为是符号加工的

过程，经过了任何叙述行为必须经过的挑选和组合。
而回顾自己梦境的语言叙述， 与前一种梦叙述

唯一的联系就是，它是再次叙述梦的内容。这一类叙

述不存在着主体人格的分裂， 因为此时的叙述者和

接受者是两个人。 举例如心理治疗师与精神病患者

之间的释梦行为， 前者与其他的释梦者没有任何区

别，后者与其他的自我陈述梦境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弗洛伊德在对梦进行解析的时候指出， 梦是一

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行为， 无意识冲动是真正致梦

的因素，它提供了梦的形成所需要的心力。无意识遵

从的是原发性的过程， 原发性的系统是通过图像表

示出来，犹如一部无声的电影，而梦境，作为我们的

欲望在无拘无束状态下的醉言， 是这原发性体系最

真切的体现。由此，可以认为梦体验的演示叙述是由

一系列的形象组成，而它的主要媒介是心像。这些间

接的形象被组合在一起， 以黑白的无声电影的形式

呈现出来。
然而，图像并非是梦叙述的唯一的媒介。“在梦

中 ，人 主 要 是 用 视 觉 的 形 象 来 思 维———但 是 也 并

非毫无例外。在梦中人也利用听觉的形象，而且，在

更小的程度上，也利用那些属于其他感官的印象。许

多事物也仅仅作为思想或观念而发生在梦中 （正像

它们正常地发生在清 醒的生活中一样 ）———也 许，
也就是说，是作为 言语变现的残余而出现的。”⑤这

就能够解释在做梦的时候， 除去图像感觉的形象和

视觉的图像之外， 还存在着其它附属的表现， 如梦

呓，梦游等。由此可见梦的叙述，是一种多媒介的叙

述行为。
做梦这个行为本身是共时的，做梦不是“重述”

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 而是梦叙述的过程也就是做

梦的整个过程。梦是进行时的，不是事后叙述，演示

性的叙述“大多是现在时的，其展开的基本形态是疑

问式，情节悬而未决”。这样的一种现在向度的演示

叙述的形式就不存在着时间的翻转。
在戏剧演出中，柳梦梅进入杜丽娘的梦境，折取

垂柳半枝，郎情妾意，心意相通，两人共成云雨之欢。
杜丽娘的这个梦境的情节本身， 由于是一种同时进

行的叙述，从梦起的柳梦梅折垂柳半枝入梦，到梦的

尾声的杜丽娘从梦中惊醒回到现实的世界之中，作

为戏剧演出的梦体验的演示叙述， 是没有办法预先

设定下一步的叙述情节的发展的。 观看演出的观众

亦是随着整个梦境的发展演变而逐步深入到梦的情

节的发展，情节的发展成为了对结果的疑问。涉及到

这一类梦叙述的多媒介， 在戏剧演出中的表现是无

法完全呈现的，因为在杜丽娘做梦的这出戏中，在梦

叙述之上， 存在着另外一个大的戏剧剧本的演示的

叙述框架，这个大框架的限制，使得梦叙述只能通过

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 而其它的媒介都包裹在了图

像式的戏剧表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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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杜丽娘在梦醒之后， 回顾自己的梦境的

语言叙述，此时的叙述媒介已经不再是心像，叙述的

框架已经发生了转换。 此时的语言叙述是在杜丽娘

选择组织之后，通过语言媒介呈现出来的次叙述。它

的媒介是单一的，只有语言的陈述。这种叙述是一种

回溯性的，重述了已经过去的事情。抛开现在向度的

戏剧表演本身的大框架， 将重点放在杜丽娘回顾叙

述自己的梦境，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此时杜丽娘作

为主叙述者是一种陈述式滞后重述。 这类叙述发生

在梦醒之后，以离开梦境，回到现实这一刻为界，存

在着一个时间的翻转， 不再是共时性的演示性的叙

述类型。
丽娘在梦醒之后，回顾刚才经历过的梦境，从梦

见柳生的出场， 柳生的仪表形态， 到两人的情意缠

绵，互述衷肠，直至最后分清现实与梦境的差距，不

禁感慨南柯一梦：
哎也天那！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偶到后

花园中，百花开遍，睹景伤情。没幸而回，昼眠香

阁。忽见一生，年可弱冠，丰姿俊妍。于园中折得

柳丝一枝，笑对奴家说：“姐姐既淹通书史，何不

将柳枝题赏一篇？”那时待要应他一声，心中自

忖，素昧平生，不知名姓，何得轻与交言。正如此

想间，只见那生向前说了几句伤心话，将奴搂抱

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

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欢毕之时，又送

我睡眠，几声将息。正待自送那生出门，忽值母

亲来到，唤醒将来。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⑥

丽娘的整个语言叙述， 都是以刚才已经经历过

的梦体验为前提的。这样的语言叙述的形式，就存在

着一个时间的翻转和回溯， 这种陈述的形式是一种

滞后的重述。
这两类梦叙述本身，存在着一个时态的差别。这

类差别的关键点一是在于前者无时间的翻转， 是共

时的。后者存在时间的翻转，是一种陈述式的滞后重

述。 二是前者的演示叙述是以心像为主的多媒介叙

述，而后者的媒介仅仅是语言。
三

《游园惊梦》的戏剧演出是一个大的演示性的叙

述框架， 而杜丽娘的梦体验的演示叙述和回顾性的

语言叙述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梦叙述， 演示叙事与语

言叙述是与叙述学中的底本和述本相联系的。
底本和述本是叙述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 赵毅

衡将这一对叙述的两层关系的术语，建议统一用一对

英文术语来表达。“底本可译为 pre-narrated text，述本

narrated text”。⑦他认为述本的中心问题是选择。
对于底本和述本的关系问题， 如果将底本和述

本的关系放置在一般叙述的语境之下， 底本是没有

叙述者的，叙述行为不能作用于它。而述本却是由叙

述行为产生，是叙述者控制的产物。简而言之，底本

是述本得以扩展延伸的前提条件， 是叙述的 “数据

库”，而述本是叙述者对底本的材料高度选择之后的

结果。“底本的时间是绵延的不中断的时间流， 它没

有文字，因此谈不上篇幅，可以说它是无限长的；述

本总是只在底本的全部构成中挑选一部分加以 叙

述，而不可以详尽无余地报告全部细节，因为底本中

究竟有多少细节是无法观察的问题， 我们只能就述

本中实现的报告，感知到它的潜在数量。”⑧

对梦的研究， 不得不回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由无意识控制的叙述，
梦中的各种经验都是由无意识的某些欲望对象引起

的，而无意识本身是作为导演“干预”这一切。前文已

经提到过，梦体验，即做梦这个行为本身，作为一种

演示叙述，是一种现在向度的体验。梦中的形象与言

语是一种再现， 同时， 梦的内容是无意识挑选的结

果，这种挑选正是一种叙述的加工，通过删削选择，
挑选出一部分的细节，以形成梦中的情节。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已经知道作为梦体验的演

示叙述是一种选择之后的再现，即是一种述本，那么

梦境的底本在何处？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提弗洛伊德

的经典著作《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在书中认为，梦是

（受抑制的）欲望的满足和幻觉的经验，梦的产生可

能是由于生活的难题或者接受情境的刺激， 通过一

种隐喻和符号的运作来完成的心理应对。 他认为：
“梦无论如何的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

成，而且甚至内容往往是毫不隐晦即可看出的。大部

分，它们多是简单的梦，而与那些使释梦者需要特别

花脑筋研究的复杂梦象，形成鲜明对比。”⑨对于潜伏

的梦-思想究竟是如何呈现出来的， 弗洛伊德认为

“在每一个梦境中， 本能愿望均表现为得到满足。夜

间心理活动与现实脱节， 从而有可能倒退到原始的

机制中去， 使梦者所渴望的本能满足以幻觉的形式

得到体验，而梦者又以为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情。因为

这同样倒退的过程，思想在梦中被转变为视觉图像；
也就是说，潜伏的梦-思想戏剧化和图像化了。”⑨

在综合上述的观点之后，可以认为，作为演示叙

述的梦叙述的底本就是欲望的对象， 这种欲望对象

的时间是绵延不中断的时间流。 放在具体的戏剧演

出之中， 杜丽娘在入梦之前的各种伤春怀春的悲戚

的感慨，正是源自她情窦初开，对爱情充满了少女炽

热的向往。 她对爱情本身的欲念也就是她的这个梦

境的底本。这种欲念在剧本中非常容易找出。如：
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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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

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

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

《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

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于名门。年

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

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⑩

剧本中， 这种思春伤春怀春的懵懂的性欲在杜

丽娘入梦之前一直若隐若现，无处不在。这种对于爱

情的欲念在一个青春期的少女身上绵延不断绝，个

人无意识的欲望经过一种符号的加工之后， 通过做

梦的形式叙述出来。 梦中的各种经验都是无意识的

某些欲望的对象， 如剧本中的成对儿莺燕的意象，
“折桂之夫”与后文的柳生持垂柳半枝上台，杜丽娘

的心仪的“佳人才子”的搭配与后来柳生的书生身份

及情态，以及杜丽娘期待的才子佳人的“密约偷期”
的约会形式和“秦晋之好”的大结局，与后文中的与

柳生密会后花园的一幕及共成云雨之欢的梦中体

验， 这几组梦中情节与杜丽娘入梦之前自我陈述的

暗合，正印证了梦境对于欲望的满足。由此，可以认

为，作为演示叙述的梦体验的底本是欲望对象。
而回溯性的语言叙述与梦体验的演示叙述之间

的关系呢？ 这里又存在着另外一个层次的述本和底

本之间的关系。 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底本和述本的

关联。如果将梦体验的演示叙述当作是底本的话，那

么回顾性的叙述就可以当作是经过选择加工之后的

述本。底本作为述本得以延伸的前提条件，为述本提

供的是一个“数据库”。回到杜丽娘的做梦的过程，这

种梦体验， 依据前文的论述， 是由无意识控制的叙

述，无意识作为“导演”干预了这一切，经过叙述加

工，挑选一部分细节，以形成情节。
而相对于梦体验而言， 梦的回顾叙述是在梦体

验所提供的素材之上，进一步的加工与选择。梦的

回顾叙述可以认为是在欲望对象的双 重选择之后

的结果。这种易位、挑选、删节的“加工”行为，使得

梦的回顾性叙述的语言叙述与最初的梦体验的底

本相去甚远。
通过对梦叙述的两种形式的区别分析之后，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现代精神分析工作的难度。因

为精神分析师在释梦的时候， 具有的是一种使分析

者能破译自己无意识的干预的技术, 这种干预是必

须的，因为隐藏的欲望并不是公开表露的，只有在解

释完整个梦境之后，才会得知欲望的存在。这种干预

是通过与分析师和被分析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围

绕一个特定的梦， 通过当时的关系和自由联想来破

译这个梦。 但分析师可以成功破译这个梦的前提是

被分析者需要将心中想到的任何有关的东西说给分

析师，但是由于被分析者无意识的抵抗，有的不能完

整地表达出自身的想法， 有的由于羞怯等情感因素

而刻意回避心中的某些意念， 所以分析师常常会有

错误的联系。因此精神分析领域，研究无意识是如何

控制做梦行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却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演示性梦

叙述的叙述者，并不是梦者，而只是梦者的主体意识

的一部分，是隐而不显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主体

的无意识的行为无法通 过外在的途径而探知和证

明。 分析师释梦的困难正是在于分析师是通过被梦

者说梦的二次叙述，回归梦叙述本身，然后深入到梦

的底本。这个过程已经经历了两次的选择和加工，那

么在对梦的源起和梦的情节发展的研究的难度必然

非常之大。
通过剧本来关照《游园惊梦》的戏剧演出，在演

出中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梦叙述， 两者皆是戏剧

叙述中的次叙述， 但是这两种叙述形式在时态和媒

介之上迥异。梦的底本〈———〉演示性的梦叙述〈———〉
梦者说梦〈———分析师释梦，这四项之间存在着如上

所示的层次的推进和回溯，分析师释梦恰巧是对梦

的整个过程的回溯。
对于梦境，精神分析工作研究者认为，它常常被

认为是通往探索心灵生活中的无意识状态的有效途

径。然而对于无意识控制下的梦境，研究者却只能无

限制地接近却难以证实，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研

究者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分析

完《游园惊梦》的戏剧演出，发现分析师释梦的工作

是一项工程， 然而更困难的却是去分清舞台上的梦

境， 不知道在台下为悲戚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而情

到深处，不禁潸然泪下的观众，有多少可以分清哪些

是真实，哪些是梦境，有多少可以体会“回首东风一

断肠”的无奈和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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